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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2015 年是非常值得纪念和

庆贺的一年。我从清华毕业，并在清华工

作已 60 周年了 , 连同大学 4 年，我在清

华已度过 64 个年头。回忆在清华所经历

的漫长岁月，真是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1951 年我考进清华。从上海乘火车

经过了 30 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才来到首

都北京，出前门站时我们竟然看到了骆驼。

接着，乘上清华的校车，我们出西直门，

经海淀镇，从西校门进入了清华园，当时

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回顾清华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可以概

括为五句话 20 个字：爱国奉献、创新思维、

顽强拼搏、健康体魄、全面发展。

爱国奉献

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正是体现了老校

长南翔同志提出的“又红又专”教育思想。

4 年中，我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在浓厚的政

治思想氛围下，培养了我们年轻人 “爱

国奉献”的精神。当时，正值祖国第一个

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祖国一片欣欣向荣，

我们青年学子也意气风发，时刻准备为祖

国建设添砖加瓦。每逢五四青年节，在西

大操场举办的“五四”篝火晚会上，我们

热血沸腾，高唱革命歌曲，朗诵革命诗词。

每逢周末，班级上有各种进步书籍如《牛

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的

讨论会，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们爱国奉献

的情操。我们铸 55 班上的“团小组日记”，

更是同学们之间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促

进我们的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到临近毕

业的时候，我们就凝聚成一个共同理想：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学 4 年最

重要的收获，就是把我从一个不太懂事的

青年学生，教育成长为一个具有比较坚定

的革命信仰，全身心地把自己的知识奉献

给祖国的青年学子。

1979 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

一次在和美国中学生的座谈会上，美国中

学生突然问我：“你愿不愿意留在美国？”

我毫无犹豫地唱了一首在美国家喻户晓的

英文歌《Home, Sweet Home》的最后一句，

“Home! Sweet home!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歌声一落，全场鼓掌，对我的爱

爱国奉献  顽强拼搏

○柳百成（1955 机械）

1955 年，学生时代的柳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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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热情，美国学生也为之钦佩。当时的场

景，至今难忘。

创新思维

清华园里，大师聚集。在刘仙洲、王

遵明、郑林庆、杜庆华等众多名师的启发

式教育下，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人文气息

下，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创新思维。

大学四年级时，班上就成立了“学生科研

小组”，独立开展科研活动，初步学会了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名师的熏陶

让我们一辈子受益。

赴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我看到房东太

太年仅 8 岁的小儿子，已经在玩苹果电脑，

我敏感地意识到计算机技术不仅会改变科

学技术的发展，也将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

切。回国后，我带领我的团队，开辟了“多

学科、多尺度铸造及凝固过程建模与仿真”

研究新领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奋斗，取

得了不少创新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学术界

占有了一席之地。

顽强拼搏

清华学风严谨，大礼堂前的“行胜于

言”，成为我一辈子的座右铭。每天清晨，

同学们在水木清华湖畔背诵外语；入晚，

图书馆灯火通明，而又鸦雀无声，大家如

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此情此景促进我

努力学习、永无止境。1955 年毕业时，

我获得了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这是清华

本科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即使在“文革”中，“四人帮”横行

期间，有人误认为“书越念越蠢，越念越

反动”，个别老师和同学甚至把书都烧了，

要告别书本。但是，我仍然坚信“知识就

是力量”。在下放学校铸工车间 6 年期间，

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体力透支，晚上则

是我的自由天地。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国

铸造学会会刊等英文资料，学习心得的笔

记本足有一尺多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1978 年，刚刚改革开放，邓小平号召出

国进修，我连过“三关”，通过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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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组织的英语考试，被选为第一批赴

美访问学者，并担任了领队。从此，翻开

了我学术生涯的崭新篇章。

健康体魄

老校长南翔同志十分重视体育，多次

号召我们要“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

体育教研组马约翰教授在大礼堂有声有色

的报告，更激发出我们体育锻炼的热情。

每天下午一小时的体育锻炼始终坚持，同

学们奔赴大操场，有短跑、长跑的，有跳

高、跳远的。每逢周末，年级间的足、篮、

排球赛，眼花缭乱、比比皆是。每逢冬天，

在荷塘月色的溜冰场上，少不了我的身影。

每年举办的学生运动会及球类比赛，我都

是班级里的主力运动员。

健康的体魄，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学和

科研工作的效率，也经受起各种考验。有

一年，我带领博士生乘火车赴天津下厂调

研，一天的劳累后回到旅馆已是晚上 6 点。

8 点 30 分，我通知学生来讨论他的研究

课题。博士生很为震惊，说：“我已累得

上床休息了，怎么老师还有精力找我们？”

1965 年“四清”期间，我在平谷农村，

和农民一样种麦、收割；“文革”期间，

我步行几十公里，赴远郊开门办学；下放

铸工车间时，我和工人打成一片，搬型砂、

运生铁、扛铁水，样样都得干。我 70 岁

时还去荷塘月色冰场溜冰，现在每天坚持

锻炼一小时。

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也是南翔同志的重要教育理

念。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和各式各样的社

团是清华园的优秀文化底蕴和深厚历史传

统。当年的清华音乐室是我常去的地方。

1996 年，我赴莫斯科访问，花费自己的

全部生活零用钱，就只带了一箱柴可夫斯

基、贝多芬等世界名家的古典音乐唱片回

国。此外，我从小喜欢摄影，但苦无条件。

1978 年第一批 52 位赴美访问学者中，竟

没有一人有相机。为此，在出国进修期间，

用发给我的第一笔生活费，就买了一台相

机。从此，我成了一个摄影爱好者，最近

几年已经连续出版了《万里行踪》《五洲

锦绣》《萍踪掠影》等三部摄影专集，既

丰富了生活，也陶冶了情操。

回顾清华园的 60 多年，也不是风平

浪静的，清华不是世外桃源，也受到名目

繁多的各种“左”的运动的突袭，我和夫

人也都未能幸免。1957 年，反右派斗争

时，我莫名其妙地被批评为“严重右倾”。 

1959 年，在“庐山会议”后，上面批彭德怀，

清华则转为批判“新富农”。在大礼堂旁

的阶梯教室，全系师生员工上百人参加，

按照领导的意图，有教师和学生上台，无

中生有、声色俱厉地批判我。 什么叫“新

富农”，就是当时错误地认为新中国成立

后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听党的话

了，要跟党闹对立、闹矛盾。到了“文革”2014 年，柳百成院士在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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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岳父是昆虫学专家

被迫害至死，夫人成了反革命家属，被发

配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及鹰潭劳动，我则被

分配在校办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

们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十年的日日夜夜，经

受住了各种困难和考验。我们都是“文化

大革命”的幸存者。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为知识

分子带来了春天。从此，我们奋发图强、

奋勇前进，无后顾之虑而大有作为，迎来

了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1999 年，我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祖国和人民给了我

最高的学术荣誉。

至今，按南翔同志的要求，我已超期

服役。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我倘能生存仍要奋斗！ 2011 年，为庆贺

清华百年盛典，我专门用大楷书写了文天

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以表拳拳报国之心，并报母校

谆谆教育之恩。今天，我谨以此言迎接

2015 年清华校庆。

2015 年 1 月 1 日

明斋前面的那条马路，两旁种着高大

的白杨。从春天落地的杨穗，到盛夏浓荫

遮日；从秋天飘落的黄叶，到严冬路上的

白雪；寒来暑往，岁月更迭，我们在这条

路上走过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从二院到诚斋，又从诚斋到善斋，

最后从善斋搬到二号搂，四年换了四个地

方。起初，每天都是伴随着闻亭的钟声度

过的。有一位长者，他每天一手持闹钟，

一手拿木锤，届时登上闻亭，看着钟上嘀

嘀哒哒的指针，到点后会分秒不差地用木

锤敲击这座古老的青铜大钟。钟声洪亮、

庄重、悠扬，它穿操场过荒岛，也穿过楼宇，

响彻整个校园。钟声催人脚步，钟声也会

提示你休息。我们都是按照这钟声的节奏

在行动。后来条件改善，改用了电铃。

无论是在科学馆、化学馆或是二教，

课堂上只有老师的声音，同学们个个都绷

紧了神经，聚精会神睁大眼睛紧盯着老师

的板书，竖起了双耳聆听老师的阐述，手

中的笔在本子上唰唰地飞奔，三管齐下，

猎取知识。我们经常是一、二节课在一个

教学楼，三、四节课就换到另一个教学楼，

课间的校园马路上，摩肩接踵，人头攒

动，你来我往，匆匆忙忙。校方这样安排，

也许是让我们在两节课后一定要到户外走

走，呼吸新鲜空气，焕发精神和活力。

我们的系主任是学部委员张维教授 , 

梦回故园

○范崇仁 （1955 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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